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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强调，“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

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

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

的”[1]508。“四个共同”是把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从历

史中国到现实中国一以贯之的中国史观，是系统全

面看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发展史观，是坚持各民族

共创中华的整体史观。[2]2021年4月，习近平视察广

西期间，赋予广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崇

高赞誉和“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的重大使命。

为此，2022年 5月 13日广西召开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决定》。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

尤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

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

具有连续性，中国是文明古国中文化传统和文明体

系唯一未曾中断的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经

历漫长的积累过程产生和发展的，我们有必要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进行梳

理，总结出其历史必然性。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除

汉族以外，还有其他11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壮族、瑶

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

族、仡佬族，另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藏族等

44个民族交错杂居。广西多民族的结构是在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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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广西各族群众相互团结，共同

营造了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这与广西历史上各民

族交往交流是分不开的。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

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

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3]37广西各

民族先民频繁交往，积极吸收来自中原地区的优秀

传统文化，主动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民

族分享，共同绘出了中华各民族“美美与共”的和谐

共生画面。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互嵌格局中的呈现

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我国岭南一带居住着

百越民族，在广西较早出现的百越民族部落，史书记

载为苍梧、西瓯和骆越。秦汉时期，居住于岭南地区

的先民称为南越、西瓯和骆越，有时骆越和西瓯并

称，到东汉则逐渐明确南越之西为西瓯。

秦朝时，秦始皇统一岭南，广西也正式成为中原

王朝的一部分，中原地区汉人开始进入广西等岭南

地区。据记载：“公元前 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 50
万大军征岭南，兵分五路，其中两支进入广西：一支

通过谭城(今湖南靖县一带)之外五岭中的越城岭和

萌渚岭之间的谷道，即湘桂走廊，进入今广西兴安、

桂林一带，控制了漓江通道；另一支过九嶷山(今湖

南宁远县南)古道，进入今天广西的钟山、贺县一

带。进入广西境内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4]至

此，中原地区的汉人开始进入广西。有书籍描述：

“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5]7013

这是一次大规模地把中原地区汉人迁往岭南的移

民活动。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汉人第一

次大规模进入广西，汉人移民广西的历史就这样

开始了。

到东汉时期，西瓯和骆越又被称为“乌浒”

“俚”。“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

属。”[6]2842“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6]2843“建武十二年，

九真激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建武)十六

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于是九真、日

南、合浦蛮里皆应之。”“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

人。”[6]2846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汉人在郁林(今贵港)、合
浦两地都已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元初二年(115年)，
苍梧蛮夷反叛，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

梧郡”[6]2848。东汉末年，由于中原战乱，不少中原地区

汉人为躲避战争，纷纷逃至广西等岭南地区，岭南地

区的汉人人口逐渐增多。

三国两晋南北朝，广西境内主要有乌浒、俚、僚

等。“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

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逈辈者，辄出击

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7]晋代，俚人分布的

地区较为广泛，《博物志》记载：“交州夷名曰俚子，俚

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8]73南朝，俚人已有较大的

发展趋势，俚人酋帅已经成为岭南地方重要的“政

治势力”，出现了陈檀、陈文彻、冼夫人、钟士雄、宁

猛力、王仲宣、李光仕、李佛子等著名大姓俚帅。

这些俚人士官协助中央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的统

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有大批中原地区

汉人在这一时期迁入岭南。如，著名学者士燮任

交趾太守，其为人厚道，心胸宽广，众人皆知，固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

百数”[9]900。到西晋，有史料记载：“吏民流入交州者

甚众。”[10]1186这些中原地区汉人到来后，逐渐与当地

各民族互嵌生活。

隋唐时期，广西作为偏远之地，朝廷经常会把中

原或者江南地区的贬官或者罪犯发配到此。如柳宗

元本人就是被贬为柳州刺史，“过洞庭，上湘江，非有

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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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因宜”[11]133。唐咸通年

间，广西附近数道破产的游民，为了生存，大量流入

邕州(今南宁)一带，于是邕州地区出现了“广蛮混居”

的局面。

宋元时期是广西多民族聚居格局形成的重要历

史时期。宋代，原在岭北的瑶族逐渐向岭南迁徙。

南宋时，大量的瑶人已居住在桂林附近，“瑶之属桂

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永宁诸邑，皆迫近山

瑶”[12]85。从宋朝开始，广西的汉人比重不断提升。

元朝之时，瑶族已经分布于桂林地区、柳州地区、桂

平和平南等桂中桂北地区。自宋代以来，苗族也逐

渐从湘西、黔东的“五溪”一带向今融水境内的元宝

山一带迁移，“外有省民冒法，商贩入南丹，受其贴

牒，至内地干事者，多桂之兴安人。余亦物色得其

渠，送狱，论如法，南丹稍讋”[13]7642。整个宋元时期，

原来主要分布在广西北部的瑶族人，开始逐渐向南

部扩展；而在贵州、湖南的苗族和侗族，也不断迁徙

至广西，多民族杂居成为普遍现象。

明代，瑶族又不断地向南方迁移，形成了“岭南

无山不有瑶”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广西大藤

峡、渌水、横石等山，藤县太平等乡，徭僮啸聚掳掠，

甚为民害，乞选良将，多调官兵、俍兵攻灭之。”[14]“在

宜州则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撞丁共九千

余人。”[15]254《明实录》记载云：“广西岭徼荒服，大率一

省，俍人半之，瑶僮三之，居民二之。”[16]312这些都体现

了广西各民族已经互嵌生活在一起。

清代，越来越多外地移民进入广西，广西汉人的

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这些汉人也逐步受到广西少数

民族的影响。这一时期，“僮”这一说法已得到广泛

采用，僮族又有很多叫法，如：布壮、布依、布土、布

曼、布板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按照语言文化、生

活习俗、心理素质等特征，将其统称为僮族，1965年，

将僮族改成了“壮族”；由于历朝历代都实施“分而

治之”的政策，长期以来各民族都保持和谐友好的

关系。[17]

广西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历史

长河之中孕育出来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

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原地区汉人的迁入距今也

有 2000多年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文化

是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者，中原地区文化为中

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了方向。

各民族的迁入构成了广西多民族格局，给广西带

来了先进的中原地区文化，这极大地推动了广西

各民族的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

有重要意义。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中的呈现

秦代，赵佗在岭南继续推行郡县制，同时结合中

央王朝的官僚制度，和各级地方权力机构建立起属

于自己的政治体系，大体上是采用秦汉中央王朝的

官制体系。根据一些文献书籍和挖掘出土的材料，

可以得知，南越国的官职名称中属中央百官或王宫

官的有很多，如：丞相、内史、中尉、御史、郎、大傅、居

室、泰(太)、景巷、乐府、私府食官、大厨、长秋居室、太

后、夫人、常御等；军队设有将、左将、校尉等官员；地

方设有侯、王、假守、那监、音夫等官员。[16]50同时，赵

佗还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尊重越人的习俗，与越

人通婚，并推广汉话。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秦军攻打岭南时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

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

汉代，汉高祖刘邦定鼎中原后，汉王朝为了敕封

南越国，于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年)派陆贾出使南

越。陆贾对赵佗晓以利害、恩威并用，他说：“君王宜

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

汉诚闻之，掘烧郡王先人冢墓，夷灭宗族，使一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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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18]1529赵

佗听了陆贾的话后，经过一番权衡终于接受了汉高

祖的封印，对西汉王朝称臣，汉王朝也正式承认赵佗

的南越国政权，双方割符通使。从此以后，南越国经

常向汉朝进贡岭南的特产，汉廷也有所回报，两地往

来使汉越民族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

西汉时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和西南夷后，选择继

续实行南越国“和辑百越”的民族治理策略，“以其

故俗治”。除了直接派遣官吏统治岭南各郡外，还

诏封许多归顺的南越旧官吏为“侯”。如，“越郎都

稽因抓获南越丞相吕嘉，封为临蔡侯”[18]1796；“南越

校尉司马苏宏因抓获南越王赵建德有功，封为‘海

常侯’”[18]1796；“苍梧王赵光闻汉兵至而降，封为‘随

桃侯’”。这些做法，对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

了促进作用，同时增进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地区汉

人之间的团结。

东汉时期，中央王朝改变了王莽对西南少数民

族采取的镇压措施，恢复了西汉时期以抚慰为主的

政策，给各民族首领“复故号”。“西汉末年任命的交

趾牧邓让与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在王莽

篡汉后闭境自守，及至光武中兴，相率遣使贡献，被

光武帝封为列侯”[16]67，这一举措，使岭南与东汉的关

系开始恢复正常。到了灵帝建宁年间，谷永为郁林

太守，他“以恩信招降乌浒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

置七县……”[6]2842这反映了东汉封建统治政权为了强

化对岭南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种种灵活多变的

政策，使岭南地区一度紧张的局势得到缓和，民族关

系有所改善，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交通便利且与汉

人杂居地区的俚、僚等人群，大多被纳入地方政权直

接管理的州郡县，中央朝廷以同样的标准对他们征

税。由于要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便在他们

聚居的地区设置所谓“左州”“左郡”“左县”等地方行

政机构。[16]125左郡、左县等行政机构的建立，标志着

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被中央政权直接管理，其间，中原

王朝逐渐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纳

入自己的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其先进的社会经济和

文化习俗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隋代，一方面直接派遣中原地区汉人到各州县

治任职，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

各民族首领管理本民族事务。“开皇十七年(597年)，
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19]2493

令狐熙大施恩信，他在广西任职的五年间，获得了各

族首领的拥护与爱戴。“仁寿中，侯莫、陈颖，进位大

将军，拜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20]397，继续执

行令狐熙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

附。”[20]398隋代经过一番治理后，广西有所发展，有些

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21]1831。由此可见，隋代任

用当地各民族首领的做法，不仅维护了统治地位，

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汉人与广西各民族的

交流。

唐代对广西各族人民的统治，基本沿袭了隋代

的措施，除在各州县治派遣汉人官员直接统治以

外，同时也任命各族“首领”参与管理。如，“唐平定

萧铣后，即以宁长真为钦州总管，命冯盎为高州总

管等”[16]163。而在各羁縻州县，地区的民族“首领”被

授予担任都督和刺史等职务，直接管理地方军政事

务，并允许世袭。“各羁縻州县‘虽贡赋，版籍多不上

户部’。”[22]116可见，唐代对广西的统治，依然很重视各

民族之间的团结。

宋代，区希范领导的队伍进行起义，由于转战的

地区范围并不广泛，不到一年时间，起义就宣告失

败。此后被派到广西为桂州(今桂林)知州兼广西都

巡检、提举兵甲溪洞事的萧固怵于广西各族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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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因此，他治理广西本着“‘因其故俗，治以宽大’

的方针进行的，其结果是‘广西遂安’”[23]878。这个措

施实施后，广西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而广西这一安

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广西发展，对广西各族群众的

交往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元军自北而南向静江府(今桂林)进军时，

左、右江地区不少土官已经投顺了云南行中书省。

因此，史格派员向各土官陈说归附云南之弊以及归

附广西之利。结果由归附云南转而归附广西的州峒

达50处之多。元军攻掠广西各地时，元军将士们掳

掠当地人口作为私家奴婢；元军北撤之时，这些被

掳掠的人口也被迫北上，在北去途中有的人伺机逃

回广西。“湖广行省命令广西将逃亡的被掠人口送

往北京，但史格拒不实行，而是将男女年龄相仿者

互为婚配，结成夫妇。”[16]289这些从北方逃回来的人

们，避免了再次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样也就消除了

广西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对广西各民族发展是有积

极作用的。

明代，广西各族群众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之时，往

往会相互配合、呼应，甚至采用联合作战的策略。天

顺七年(1463年)，因地方官府把大部分兵力都用于围

剿大藤峡战场的起义军，所以柳州一带的防御力量

明显薄弱，《明实录》记载说：“这时，八寨义军‘乘虚

拥众攻劫上林县村社四十余处’，抢掠地主的土地、

牛马和其他财富，取得重大战果。”[24]“断藤峡等处瑶

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等诸洞蛮，连结数十余

巢，盘亘三百余里。”[24]这说明大藤峡起义军和八寨

起义军是互相支援、共同战斗的。广西各民族起义

军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好地

结成了革命同盟，对各民族间的交融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清代，统治者针对广西地区的民族“动乱”，采用

独特的政策，让汉人对“僮人”的任用也进一步加强，

据《岭表纪蛮》载：“僮人至此，遂不能不就吾轨范，而

敛其凶锋矣。此等战役，同时皆有极多僮人，由土

汉长官率领，而听受官军指挥，从征靖乱，赐爵受

封。故华僮两族历史上交互之阶段，始则讨伐瑶

寇，彼此联合，继则叛服不常，分合参半，终则参错

而处，国民之权利义务，与汉人地位平衡，此其所

以异于苗瑶两族，而其进化同化之速，远非他族所

能及也。”[25]174在治理广西地区“动乱”的过程中，汉

官与当地“僮人”合力平定叛乱，两个民族之间交

往交流逐渐加深，之后，“僮人”与汉人的交往更加频

繁，关系更加密切。

长期以来，广西各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和谐的

关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各朝代实行的各种有利于

民族发展的措施。历代王朝通过不同措施拉近中原

王朝与广西地区的关系，推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

流，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各民族互嵌，这为广西各民

族团结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中的呈现

战国时期，楚国的冶铁技术最为先进。广西与

楚接壤，通常会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一地区的

越人，在自己有了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引进楚国先进

的冶铁技术，利用本地富有的铁矿和鼓风等技术设

备，可能会铸造部分铁器。[16]28综观战国时期广西的

社会经济，广西东北部是较早受中原地区文化尤其

是楚文化的影响，因此，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程度较

高，在经济文化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地区汉人南下，为

广西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和器具，给当

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逐渐与当地的各

族人民建立起了良好关系。史载：“发诸尝逋亡人、

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10]101“始皇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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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以有市籍者戍之，意者以边境贫瘠，使内地商贾经

营其地，或可为兵略之助。”[26]49秦始皇派商人到岭南

地区，这无疑是对岭南商业发展的一个促进。

中原地区汉人到广西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经验，也为广西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

条件。如，“汉高祖时与南越‘通使物’，‘使’是政治

来往，‘物’即商业往还，当时商业交换的主要品种是

金、铁、田器、马、牛、羊”[16]90。后来，吕后听从长沙

王，下令禁止向岭南输出这些东西。汉武帝平定南

越后，取消了原来内地和岭南边关贸易的限制。从

此，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商业来往就更加频繁了，

极大地促进了双方友好往来。中原地区产品输入岭

南，与此同时，一些岭南地区的产品也远销中原地

区，包括岭南的食盐、水果、翡翠等产品。“汉武帝平

南越后，边关岭南的土特产品如桔柚等，得以大批地

销售到中原，以致使‘民间厌桔柚’，也就是桔柚多得

使长安人都吃厌了。”[16]91由此可见，汉代从广西销往

中原地区的水果是相当多的，这表明广西与中原地

区交往频繁。

从东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和中原地

区战事不断，而南方地区则相对较为稳定、安全。从

东汉末年以来，因避乱而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其中

有不少士族携家属及其“僮仆”逃到岭南来，重新在

这里安家。“据说当时拥有权势的岭南豪族士燮，因

‘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27]1192，他

成为中原地区汉人前来投靠的中心人物。这些南迁

的中原地区汉人，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带到岭南地

区，同时也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广到广西

来。据记载：“光武帝时，马援征交趾，‘援所过辄为

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28]144马援也曾经组织人修

缮过秦时在广西兴安县开凿的灵渠，以便用于农业

灌溉。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因受到中原地区影

响，继续得到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不少中原汉人来到岭南，传播先

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了广西的开发，加强了

民族交流。特别是隋唐时期，一些较有远见的地方

官员被封建朝廷派遣到广西任职，他们先后推行了

一些改革措施，为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如：“隋代的令狐熙，开皇年间任桂州总管

时，在各州县建造城邑，开设学校，积极发展少数民

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因而‘华夷感敬，称为大

化’”[29]3414。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韦丹出任容州

(今容县)刺史，他“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

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

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30]92以上

改革，都不同程度影响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宋代，在广西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中，中原地

区的商人运来食盐、丝绸、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与

当地的牲畜、香料、木材、粮食及土特产等进行交

换。有史料记载：“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

耕也，子孙尽闽音。”[31]36这便说的是福建农民移居

广西的情况。到了南宋年间甚至形成“州多平田沃

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

盛，甲于广右”[32]908的盛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

铁制工具、牛耕技术和文化传入广西，产生了深远

影响。被贬谪到广西的文人、官员宣传中原地区文

化，使得中原地区文化与壮族文化互相影响、相互共

生、共同发展。

明代，广西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

在农业方面。然而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

西的种植业规模与其农业支柱地位一直处于不对称

的状态。“明末知名粤籍将领袁崇焕祖父亦是前往广

西从事商品交易的广东商人之一，‘(入桂)始祖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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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公祖籍广东省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于明正德元

年，自粤东贸易广西梧州府苍梧县绒(戎)墟，居处数

年，迁居藤县五都白马汛，受业建籍’。”[33]99伴随着商

品经济的繁荣，桂东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圩镇，如桂

林大圩、苍梧戎圩、宾阳芦圩、贵县 (今贵港)桥圩

等。这对岭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和广西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种麦已在镇安(今德保、靖西一带)、庆远府

(今宜州一带)普遍出现；开矿、冶炼也在庆远、南丹一

带开始兴起。中原地区汉人的一些先进农业工具也

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南丹拉易乡壮族

使用的水碾是由碾台、碾架和碾糟组合而成，而大瑶

山瑶族使用的则是风车(也称为风扇)。与此同时，也

有不少中原地区商贾进入壮峒瑶山，把食盐等产品

带到此处，以换取谷米、油类、香蕈、竹笋等土特产。

《桂平县志》载：“瑶山运出的山货即有玉桂、苓香、香

菇、稻米、材木、腊笋、生姜等。”[34]商贸活动的兴盛极

大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统治者对于岭南地区的

统治逐渐加强。其中，广西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更加

密切，在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的推动下，

广西地区的整体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同时也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

相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来说，广西的经济发展仍处于

相对滞后的状态。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中的呈现

商代，百越族曾向商王朝进献“仓吾翡翠”，有的

文献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

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

献。”[35]84这能看出，商代南方的越族已经开始向中原

王朝上贡。而南方部族进贡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周

朝，《诗经·大雅》说：“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

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36]1010可见，此时强大的周王朝已经与岭南的百

越族有了一定的交往与交流。“秦戍五岭之前，灵渠

尚未开凿，中原地区文化传入广西，多由湖南道州经

龙虎关进入桂北，越城岭在西，萌渚岭在东，中间是

平坦的台地，一条茶江由湖南经龙虎关流入广西恭

城县地界，直趋平乐县，汇合于漓江”[16]25，这是中原

地区文化传入岭南较早的走廊之一。

战国时期，“平乐县银山岭的陶器在盒、杯、钵的

底部或下部，瓮、罐的肩部，普遍刻画有简单的符号，

即‘ ’等，显然属于

记事符号；武鸣县安等秧山的陶器也分泥质陶

和夹砂陶两类，但陶器上未见有施釉，同属东

南 地 区‘印纹硬陶’系统，在陶器底部也刻画有

‘ ’等简单记事符号”[16]28。

在我国南部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这些符号的存在，

可以看出，由于民族间频繁的文化交往，各地区的人

们互相学习，因而创造出相似的记事符号。《周礼·地

官》：“遂人四里为酇。”“酇，音曼、晚，与壮语呼村为

‘曼’‘板’等音正同。”[16]34《楚辞》：“泛江潭兮。”“楚人

名渊为潭，亦与壮语同。”[16]35上述例子可以证明，在

春秋战国与之前时期，南方的“百越民族”和中原地

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密切的联系。

秦代，赵佗和他的南越王国鼓励“汉越”通婚，为

了积极推动此事，赵佗带头宣布所有的赵氏王室与

越人通婚。所以越人吕嘉在南越国中连相三王，“吕

嘉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37]3855，

甚至远离番禺的苍梧王赵光也与越人联姻。上行下

效，南越国中的汉人官员迎娶越女，越族官员接纳汉

女，成为南越官场的时尚，而民间的汉越通婚现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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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年)，“又使尉佗逾五

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

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

万五千人”[18]3086。可见秦始皇同意中原地区派妇女

到广西，但对于秦军的配偶问题，也只是解决了一小

部分，而绝大部分南征的秦军士卒们，只能娶当地女

性为妻，他们在岭南成家立业，这对岭南的安定、民

族交融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地区汉人的南迁以及广西

与中原地区间频繁的友好往来，在长期的文化交流

和融合中，广西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

认同，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汉字的使用，

从岭南地区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秦汉以后汉字被

广泛使用，广西地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较多的文字

材料。如：“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初墓中，出土了一件

《从器志》木牍，正背面均用墨写秦代隶书，共372字；

另一件残木牍上可见 24字，还有 10余枚残木简，上

书3-8字不等；器上有‘百廿斤’‘布八斤四两’‘析二

斗一升’‘二斗二升’等字样；器残片上有‘布山’‘市

府(造)’等字样；随的具上也刻有‘胡’‘苏’等字样。

罗泊湾二号汉初墓有‘左夫人印’章和‘家夫印’封

泥，贺州汉初墓也有‘主禾司’封泥。”[16]100汉字的流

通，不仅推动了广西文化的发展，而且为汉越之间的

沟通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汉越之间消除了因

语言隔阂而产生的鸿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文化和当地民

族文化在广西同时得到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中，

中原地区的文人、学者等汉人陆续南下，带来了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下，广

西各民族得到了很大发展。颜延之(东晋末年到刘

宋初期的著名文学家)，在刘宋时期一度贬官为始安

(今桂林市)太守。他在桂林期间，常到独秀峰下岩洞

读书，至今还留有他的“读书岩”遗址，后人在此题咏

甚多；“他本人在独秀峰石壁上留有‘未若独秀者，峨

峨那邑间’的两句诗，这是一首赞颂独秀峰的诗，也

流露出他自己的性格”[16]150。虽然他的诗文在桂林留

存的不多，但他这种勤奋读书的精神对岭南文风的

开拓起到了积极作用，间接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有不少文人学士，因贬官或

因宦游，而来到广西。由于这些人士的到来，中原地

区先进文化传入广西，从而推动了广西文学艺术的

发展。这一时期，广西文人写的笔记散文，深受中原

地区文化影响。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无虞

(今上林)县令韦敬一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颁写了《智

城碑》，这是一篇骈体文，碑文辞藻华丽，属对工整，

并运用了武则天创造的异体字：Z——日，币——月；

〇——星； ——天； ——地； ——年；

——柒等。由此可见，当时中原地区文化已影响

到桂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直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宋代避难广西的文人墨客、仕宦谪宦记广西、述

广西的著作数量比过去有明显的增加。“《桂海虞衡

志》是南宋时期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今江

苏人)的著作，全书分为 13篇，是一部研究广西古代

史、广西少数民族史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16]340该书

目证明了宋代中原地区文人墨客对广西文化的积极

影响。

明代，移民对提升广西诗歌创作水平和文化水

平具有重要作用。如柳州计氏始迁祖计国选，“本青

齐人，明洪武初，从征至柳，以功授五都都享镇巡

检。国选卒……(长子)仲政自力薄，不能扶归，因家

焉”[38]225，计宗道是柳州历史上第一位解元，他就出身

于该族。著名的戴氏祖先移居柳州，而这一时期闻

名全国的诗人戴钦则出自该家族，洪武初年，其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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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于江西宁州(今修水县)，迁至广西柳州，至戴钦时

已是第六代。由此可见，明代移民广西的人群大部

分来自中原相对发达的地区，他们不仅将先进的中

原地区文化带入广西，还与广西各民族共同发展，这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广西诗歌的发展，提高了广西

总体的文化水平，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清代，广西多民族互嵌格局已逐渐成熟，民间文

化艺术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这些内

容形式的风格和情调富有地区和民族特色。中原地

区流传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孟姜女》《包文》等故

事，在广西也广为流传，这说明一些富有人民性的传

说故事，都是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但由于不同民

族具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特点，其他民族传入的传说

故事，往往都要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之适合本民

族的风俗。“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汉人的祝

英台到了壮乡，她已经不是深居闺阁的秀女，而是结

实健美的劳动姑娘；梁山伯和祝英台相遇的地点也

不是在‘柳荫亭’，而是在祝英台洗衣裳的河边，他们

同去读书时，都是自己挑行李，没有书童和丫鬟跟随

身边。”[16]499这也就能看出，在各民族长期交往的过程

中，由于文化生活的渗透影响，民族的融合现象也日

趋明显了。

在岭南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先民一道，披荆斩

棘，共同开发了“蛮荒之地”，并在生产、劳动中创造

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39]1729历史长河中，从先秦

到清代，中原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广西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极大促进了广

西文化发展。这种趋势继承了文化多样性的传统，

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团结统一。

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教育中的呈现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知识分子带来了先进的文

化，汉代经文有今文经、古文经之分：将一些经学家

记忆的经文和他们的解释，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写

下来，是为“今文经”。“当时，苍梧广信(今梧州市)人
陈钦，‘举茂才为五经博士，钦治左氏春秋……与刘

歆同时而别自名家’。”[40]1842可见广西虽然地处南僻，

却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产生了像陈钦这样的古文

经学派名家。

隋唐时期，广西统一局面的出现，整个地区政治

和经济的发展，加上中原地区先进文化技术的传入，

这一切都促进了广西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武德五

年(622年)，在岑溪县治东，开始建置学府。”“贞观初，

于博白县城南建县学。”“贞观元年(627年)，厉文材为

容州刺史时，在容州建立了容州学府。”[41]235贞观三

年(629年)，北流就始建学宫，当时的学宫就在登龙

桥附近，后几经迁址重建，更名为大成殿。“元和十

年(815年)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也在柳州修复文宜

王庙，‘尝为此州而新庙学矣’”“学者皆‘执经书引

仁义’。”[41]235大历年间，李昌任州都督时，也在民间

提倡读书教化，“他在桂州独秀峰下当年颜延之的

读书岩前，建‘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庠，以居胄

子’”[42]31。唐代兴科举、建学校的举措，极大地促进

了广西的教育发展。

宋代，由于广西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时

期，社会也具备了发展学校教育更好的条件，因此来

广西做官的各地士大夫们都比较重视广西教育事业

的发展。州县的地方官员亲临学校讲学解惑。如

“灌阳县有的县令、县尉‘督赋外无他适，每至学评

论古今，较量善否’”[41]237“天圣年间知浔州孙抗兴

‘庙学’‘亲为据按讲说’”[43]6340。元祐年间邓璧知贺

州，他“大兴庠序”，且每日“三造庠序，执经辩难，夜

分不倦”。《学校志序》中说：“唐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

学，而李昌夔兴于桂，柳宗元兴于柳，其遗芳余韵犹

可想见；至宋益斌斌矣。”[44]84可见，广西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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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发展得十分迅速，这些在广西当地做官的中

原地区汉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到来，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广西的教育发展。

明代，统治者对教育十分重视，明祖朱元璋认为

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洪武二年(1369年)他
曾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45]1686

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教育之风，在中央设立

了“国子监”，在地方设立了“府、州、县学”，在乡村设

立了“社学”和“义学”等。有记载云：“天下府、州、

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

教养之法备矣。”[45]1686在全国办学之风的推动下，广

西的教育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为了促进教育事

业发展，对参加文武会试的生员，均发给盘费。嘉靖

七年(1528)，王阳明在广西兴办学校，其兴学校的原

因是当时广西处于偏僻地区，大部分百姓没有受过

主流教育，圣学不明、人心不明，以致叛乱横生，于是

他整日开讲，而当时百姓们也逐渐有奋发的感

觉。[46]他通过办书院、兴学校等教育政策，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当时的民族问题，有利于广西各民族的稳

定和团结。明代在广西各地设立学校，侧面体现了

明朝统治的深入。强化教育客观促进了中原地区文

化与边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速了中原地区文化

在广西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

清代，广西的学校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人

才辈出。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学官制度，为了“开化”

广西的苗瑶诸族，规定：“对苗生参加考试皆有特殊

规定，如苗生应举时要有‘汉原生一名保结’，同时在

卷面上‘填注苗民字样’。”[47]4532清代，把书院视为讲

学育才的场所，责令各地政府大力兴建书院、广收学

员。“早在南宋时桂林就设有‘宣成书院’，培养了不

少人才，清时‘宣成书院’仍以桂林的老牌学府屹立

于山水名城之中，而到了雍正年间桂林又增设秀峰

书院，到道光年间又增设桂山、榕湖(经)书院。”[16]488清

代的桂林是广西书院较多的地方，“除桂林四大书院

之外，清朝在广西的各府州县也都先后设立了许多

书院如桂林府属的兴安县设有漓江、文笔二书院和

全州的清湘书院”[16]489。总而言之，清代统治者在广

西各地广设学校，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原地

区的影响。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广西，他们积极提倡广

西各地区兴教育、办学校一些留桂官员和文人在其

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各项措施的推动下，广西

各族人民也开始对教育产生了空前的热情。在这一

历史背景下，广西教育、文化等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七、结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广西大地上的各

民族交融凝聚，共同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整

体性不断增强。[48]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政权并立时

期，广西都随着中华大地上的朝代更替、政权变迁，

与事实上的“中国”同为一体。广西各族群众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这与中原地区汉人和广西

各民族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历史上，各民族互嵌格

局早已形成，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

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要立足中

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

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

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通过研究广西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才能搞清楚广西

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在悠久的历史中各民族共同

努力形成的。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

逻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对推动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要继承和弘扬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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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不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49]以期通过

对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研究，

展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中华民族形

成过程中波斓壮阔的历史场景，引导各民族人民在

共同实现现代化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为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

贡献历史智慧、夯实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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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Sens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Guangxi

Yang Jun Wang Junzhe Xin Shuxian

Abstract：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party's nation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rooted in the long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means that if we hope to achiev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
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place i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ex⁃
plore its historical logic. China has been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
munity is a unity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the province populating
the most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Guangxi promotes equality, un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harmon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nd firmly establishes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istorically, the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in politics, complementarity and coexistence in economy, exchange and sharing in culture, and the equality and mu⁃
tual assistance in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which also leave us
with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ay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
nese nation. The exchange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have jointly created a splendi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bjectively pro⁃
mo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China and those in Guangxi, finally facilitating the forma⁃
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historical logic; national un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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